
浙江理工大学学报(社会科学版),第４０卷,第６期,２０１８年１２月

JournalofZhejiangSciＧTechUniversity(SocialSciences)

Vol．４０,No．６,Dec．２０１８

DOI:１０．３９６９/j．issn．１６７３Ｇ３８５１(s)．２０１８．０６．００８

收稿日期:２０１８－０７－２６　　网络出版日期:２０１８－１１－２８
基金项目: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(１５YJC７７０００２)

作者简介:蔡禹龙(１９７９－),男,吉林洮南人,副教授,博士,主要从事清代城市史、社会史方面的研究.

①　本文所描述的市,皆以文献对具体某市的记载(北瓦除外)为标准.实际情况是,杭城尚有一些无“市”之名而有“市”之实的场所.如

天水桥,早在乾隆年间便是绵丝品的交易市场,“城北天水桥所市,皆绵绸染刷而成者”.([清]丁丙．武林坊巷志:第８册[M]．杭州:浙江人民

出版社,１９８８:４２２Ｇ４２３．)再如梅花碑,“在前清时代,本为一极热闹之市场”.该处街道宽敞,摆设着医卜、星相、卖药、糖果等各式摊场.([清]

范祖述．杭俗遗风[M]．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,１９８９:１２０．)以上场所虽未以“市”命名,却属市场之列,但因文献记载之缺憾,无法对其加以详细

分析,故不列入本文的考察范围.

时空解构与城市印象:清代杭州城的
街区市场与经济变迁

蔡禹龙
(１．河北科技师范学院思政部,河北 秦皇岛０６６００４;２．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,河南 开封４７５００１)

　　摘　要:从空间、时间的视角审视城市变迁,是城市史研究中较为基本的思路.清代杭城的街区市场在区域分

布、数量、类别上反映出街区经济变迁的些许面相.市场的聚散程度体现出街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,即上城、中城

的市场较为集中,经济优先发展.东街市、菜市等专业性市场的形成是经济变迁的突出表现,前者的形成与发展深

受手工业生产的影响,又体现了城、郊之间的经济互通.清末,菜市场的建立标志着城内市场由分散到集中、由游离

到固定的重大转变,是市政规划与街区经济管理的有机结合.闹市、通江桥市、司前市反映出政治、军事因素对街区

经济的重要影响.羊市街的变化体现了近代交通变革对市场发展的重要作用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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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城市史研究中,空间视角下的街区市场逐渐成

为学界的关注点.作为江南名城的杭州城(简称“杭
城”),其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典型性.关于清代杭

城街区市场的研究,陈学文[１Ｇ２]在综述明清杭城丝绸

业、米粮业、旅游等商业经济形态的基础上,着重分

析了夜市、香市、书市三大特殊的商业市场.蔡禹

龙[３]以清末杭城的考市为中心,深度挖掘了经济现

象背后隐含的文化意义.汪利平等[４]探讨清末杭城

空间结构的变化与旅游业发展的密切关系,认为新

市场的建立适应并促进了杭城商业、旅游业的发展.
可见,古代街区市场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学术议题,
极具专论的可能性和必要性.街区市场的空间布局

如何? 这种布局与城市的经济形态有着怎样的密切

联系? 这是学界有待深入分析的重要议题.位于杭

城的各类街区市场,有着悠久的历史、丰富的类型,
以市场的街区空间分布为基础,对其进行深度解读,

可以透视出经济变迁的些许状况,有助于深度挖掘

杭城的文化内涵,展示其文化品味.

一、时空解构:杭城街区市场的统计与分布①

“民人屯聚之所,谓之‘村’;有商贾贸易者,谓之

‘市’;设官将禁防者,谓之‘镇’.”[５]从文献的表述可

知,村、市、镇分别代表民居之所、交易之所、防御之

所,各自的功能不言而喻.关于市与镇的演变,有学

者专门做了探讨:州县以外的“草市”演变为集市,集
市进一步发展为市镇.[６]在村、市、镇之中,对市的关

注度甚高,与其相关的指称众多,如“市井”“市廛”
“市肆”等.市为商品交易的地点,“近城则曰‘市
场’,在乡则曰‘墟场’,又曰‘集场’.”[７]在中国城乡

社会,民众多用“市”来表述“市场”之意.因地域之

不同,市的称谓亦有差异,在两湖、华东和北方地区

称之为“集”,在两广称之为“圩”,在四川、云南、贵州



等处则称之为“场”.[８]农村集市曾是学界关注的热

点,包括集市体系理论在内的施坚雅模式集此方面

研究之大成.[９]

在城市的空间构成中,市场仍有其特殊的存在

价值,其意义不亚于农村的集市.城市既是资源生

产与分配的系统,也是集体消费的单位.城市所承

载的经济活动主要表现为以市为场域依托的商贸行

为.市场是居民日常生活所需物品的供应之地,也
是城市与乡村、农业与工业物资交换的场域承载.
严格意义上讲,一个功能完善的城市街区应有市场

的存在.市场的类型与区域分布是城市生态的直接

体现,其时空演变勾勒出经济变迁的历程与面相.
对城市变迁的审视需从空间与时间的双维视角

加以勾勒,“人们关于空间和时间的观念在不同地

区、不同时代,有着不同的理解,对这个问题的考察,
可以帮助理解人们日常生活的基本模式以及社会和

时代变迁的轨迹.”[１０]在时间更迭的基础上对街区

市场的空间分布进行统计与分析,有助于深层次的

时空解构.
清代杭城的市场多由南宋临安的城内市场延续

而来,在数量及繁华程度上却远不及南宋时期的临

安城.晚清著名学者俞樾言:“杭自唐以来即称最胜

之区,南宋偏安于此,尤极湖山歌舞之盛.城中坊

市,半犹其旧;而阗城溢郭,尘合云连,故蹊新衢,辄
不可辨.”[１１]３５(嘉靖)«仁和县志»载:“自宋南渡,六
君驻跸,世渐承平,且值地产之盛,故在当时乃有市

镇.”南宋时临安城的主要市场有:菜市、米市、布市、
肉市、药市、马市、花市、珠子市等诸市,鱼行、蠏行、
猪行、羊行、鸡鹅行、果行等诸行,青果团、柑子团、花
团等诸团.还有南瓦、大瓦、中瓦、下瓦、菜市瓦等以

“瓦”为名的市.有文本记录的市场总计５０余个.
至明朝嘉靖年间,杭城中各市数量较南宋时锐减,
“人民物货,迨今五六百年来,其存无几.”[１２]８５Ｇ８６当

时的主要市场有:官巷的寿安坊市、花市,众安桥的

灯市,庆春桥的菜市,惠济桥的惠济桥市,炭桥的药

市,夹城巷的南米市,北关门(武林门)外黑桥的北米

市,候潮门外的鲜鱼行、南猪行、靑果团,打猪巷的北

猪行,衙湾的蟹行,北瓦等市.[１２]８５Ｇ８７

据文献记载,当时人将“瓦”“行”“团”归为“市”
之列.“瓦”之名源于南宋,义取“取聚则瓦合,散则

瓦解”,本为娱乐之所,后演变为贸易兼娱乐之处.
后因战争之故,娱乐功能渐失.«诸行»载:市肆谓之

“行”,又名“团”,如“后市街之柑子团是也.”[１１]４２２作

为南宋都城的临安,其繁华程度为世人共睹.此后,
朝代更迭带来的政治动乱以及战争破坏,让临安城

的经济发展日趋衰落.明朝时,瓦、行、团、市皆不及

宋朝时繁荣,各瓦之中,“惟北瓦犹有酒肆一二存

焉”.[１２]８７又如寿安坊市,旧名花市街,宋朝时,百工

技艺、蔬果鱼肉,百姓食用之物,皆聚于此,“夜则燃

灯秉烛以货”,明朝时,交易之所“仅存二三,不及宋

之盛”.[１２]８６

由宋朝至明朝,杭城市场的数量与繁华程度不

可同日而语,这种颓势到了清初更为明显.受战乱

之影响,清初杭城的城内市场只有寿安坊市、众安桥

市、清河坊市、塔儿头市、众安桥市、褚堂市、菜市、北
瓦等主要市场.它们多是明朝各市之延续,数量虽

少,但其经济功能确实得到了当时人们的认可.(康
熙)«杭州府志»载:“杭郡纳山海之藏,通鱼盐之利,
百货奔赴,最称沃区.然今之为商贾者,折阅不复

行,岂可较昔日哉? 夫国家所重在农,而金粟生死操

其权者则在市.善观国者,于此可察盛衰矣.”[１３]可

见,市已成为衡量当时国政的一个重要标准.
乾隆朝始,社会经济渐次恢复,杭城内市场之增

减亦随之变化.“圣世恬熙,休养生息,百有余年.
户口日滋,化迁日广,市镇亦以殷庶焉”.[１４]２３２据(乾
隆)«杭州府志»的描述,主要市场有清河坊市、众安

桥市、寿安坊市、羊坝头市、褚堂市、塔儿头市、东花

园市、盐桥市、布市.此外,菜市仍是主要的城内市

场,旧有米市已无记载,但增记了闹市、通江桥市、司
前市及荐桥市.[１４]２３２Ｇ２３４至光绪年间,城内新增了羊

市街市、东街市.[１５]３１６Ｇ３１８根据笔者掌握的史料情况

来看,康熙、乾隆、光绪三朝关于杭城空间结构、市场

分布、经济形态之记载的史料较为丰富,另外,康熙、
乾隆时期是清朝有名的盛世时期,光绪朝又是清末

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巨变期,所以,选择此三朝为时间

节点,极具代表性.三朝期间,杭城(城内)主要街区

市场的分布情况见图１①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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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本图绘制的主要依据:(康熙)杭州府志:卷２[Z]．清康熙２５
年(１６８６),刻本:３２;(乾隆)杭州府志:卷５[Z]．«续修四库全书»本,
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１９９５:２３２;(民国)杭州府志:卷６[Z]．«中国

方志丛书»本,台北: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,１９７４:３１６Ｇ３１８;浙江省城

图(１９１０年)[C]//杭州市档案馆编．杭州古旧地图集．杭州:浙江古

籍出版社,２００６:１６０Ｇ１６１.



图１　清代杭城(城内)主要市场分布

　　对城市地理空间的解构不能孤立,也不能静止.
空间背后隐含着丰富的政治、文化、经济等方面的社

会意义,也就是人们理解的社会空间.就市场的形

成而言,区域性的空间场域是城市经济功能的主要

承载与直接体现,市场的分布特征最能反映出城市

的经济变迁.

二、城市印象:街区市场反映出的经济变迁

市场的类型与分布是生产方式的体现,是人类

经济活动作用的结果,其时空演变勾勒出城市经济

变迁的历程.图１是对清代杭城各市的统计及空间

定位,把静态的空间切面进行时间上的排列与对比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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便会体察出经济变迁的些许面相.
(一)杭城街区经济的发展呈现出区域性的不平衡

有清以来,杭城被分为上城区、中城区、下城区三

个城区.上城区,即杭城南部区域,南宋时,皇城建于

此,遂称南方为上,区名由此而来.“杭州向有上、中、
下三城之称,其时之划分:大致清河坊以南至凤山门,
从西河坊巷至清波门、涌金门一带为上城;清泰门至

艮山门,再自小粉墙以下至艮山门,众安桥以下至武林

门一带为下城;清河坊经羊坝头、三元坊至众安桥,一
面由东河坊巷绕新宫桥至清泰门,此一圈为中城.”[１６]

从时间的发展顺序来看,上城、中城地区优先发

展.依据文本的记载统计,康熙、乾隆、光绪三朝,杭
州城内市场的数量各有增减,康熙朝时,杭城有１４
个市,因江涨桥市处于郊外的湖墅,不在城内,所以

城内市实为１３个.乾隆朝时,杭城有１６个城内市;
光绪朝时,杭城有１３个城内市.将各市在杭城地图

上标注后,便会发现２０个市中的１９个市分布在上

城、中城地区,只有东街市在下城区.清河坊市、众
安桥市、菜市桥市、盐桥市、褚堂市、寿安坊市、东花

园市始终存在于清代的杭城,它们集中分布在中城

区.该处一直都是杭城经济较为繁荣的地区,成为

城市经济功能的巨大承载者.同在中城的北瓦,明
末清初甚为萧条,至乾隆朝,已不复存在.相反,与
其毗邻的众安桥市,一直都很兴旺.此外,章家桥

市、花市、布市、塔儿头市、洋坝头市,皆分布在上城、
中城地区,直到乾隆朝仍然存在.

影响街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因素众多,如地理

区位、人口分布、军事防御、政治统治等,其中,军事

防御与政治统治体现着城市的原始功能,也是影响

街区布局的重要因素.乾隆朝,杭城增加了闹市、通
江桥市、司前市.闹市的形成便是军事防御使然.
顺治七年(１６５０年)春,浙江巡抚萧志元在杭城建筑

旗营,以供八旗兵丁居住,形成了人口极为稠密的城

内区域.随着旗人(包括兵丁和一般居民)的增多,涌
金门处形成一个闹市,成为旗人贩卖牛肉的场所.清

初,禁止民间任意宰杀耕牛.«大清律例»规定:“凡宰

杀耕牛,私开圈店及贩卖与宰杀之人,初犯俱枷号两

个月,杖一百.再犯,发附近充军.杀自己牛者,
枷号一个月,杖八十.故杀他人牛者,杖七十,徒一年

半”.[１７]此政策之实施致使牛肉成为珍品.然而,八
旗子弟不顾律令,多在闹市宰杀耕牛,于兵丁之间相

互买卖,供其自食.有诗描述此现象,曰:“私宰耕牛

例有禁,闹市口屋一椽赁.入旗子弟气食牛,可惜惟

知口腹谋.公然营里私相买,屠牛一顾迎刃解.”[１８]

闹市虽因八旗兵丁而兴,成为兵丁及其眷属与杭城汉

族居民进行经济交易乃至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.
通江桥市位于通江桥西大街,地处杭城最南端,

其产生与发展深受政治因素的影响.通江桥以西过

袁井弄便是浙江省当时最高的行政机构———巡抚

署.在此驱动下,经济日渐活跃,通江桥市由此形

成.志载:“地近抚署,往来冲要,市易百货麕集于

此.”[１５]３１６与通江桥市类似,司前市的形成一定程度

上得益于杭州府署的影响.
(二)专业性街区市场的形成是杭城经济变迁的

突出表现

图１所列的２０个市中,除了康熙年间的北瓦

外,杭城的菜市有３个,即菜市桥市、章家桥市、熙春

桥菜市,花市和布市各有１个,这些都是专业性的经

营市场.菜市以贩菜为主,光绪年间,菜市桥市的贸

易范围逐渐扩大,将褚堂市囊括其中;花市以经营

花、木等园艺品为主;布市以绵、纱等布匹交易为主.
清末,由于城乡经济的融通,某些城内专业性市场的

规模逐渐增大,所以转移到城外,花市便移至武林门

外.该处的“花坞及花园根等处居民,均以种花为

业.玫瑰花一项销场极盛,向由肩贩包销,预先议定

花户,不准私售与人.贩花者共一百七十二人,立有

行规,在武林门外度地建一公所,未入行者不得过而

问鼎.”[１９]此外,专营丝织业的东街市已发展成为丝

绸贸易大街,且为杭城贸易第一街.
东街市是杭城最具特色的街市,它的形成是丝

织手工业发展的结果.清光绪年间,杭城增加了熙

春桥菜市、东街市、羊市街市.已有文本文献对东街

市、羊市街市作了重点介绍.东街市是杭城下城区

当时唯一的市.清初,该处多是水荡,甚显荒凉.随

着社会秩序的恢复及经济的发展,清中叶起,城东一

带的蚕桑业及与其相关的丝织业兴盛起来,机工、机
户逐渐聚集于此,以他们为居住主体的巷、弄随之增

多,莫衙弄、张家弄、听松弄、成衙弄、油石头弄、定香

寺巷、大树巷等多于此时产生.至清末,上城、中城

地区空间发展的有限性进一步凸现出来,东城一带

的丝织业却异常兴盛,形成了以丝织贸易为主的特

色商业街———东街.
清末,随着城市管理的近代转型,新式菜场纷纷

建立.清朝中前期,杭城东城一带多为菜园、水荡,虽
是空旷,却盛产瓜果蔬菜.据«东城杂记»载,杭城为

东南美味所聚之处,蔬菜种类主要有芋区、蒌篙、芹
根、因陈、紫蕨、青羞、盘莼、韭畦、茭菊、叶首、藤花、荐
莒、姜辛、莽甘、薤谈、荼苦等.杭谚云:“东门菜、西门

水、南门柴、北门米”推断,“东门绝无民居,弥望皆菜

园”.[２０]东园俨然成为当时杭城的蔬菜供应基地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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传统的江南社会,城乡居民的自发交易促成了

市场的发展,集、市多以自行摆设的摊位为主,并无

统一而固定的场所.杭城的菜贩、菜农多集中在章

家桥、菜市桥等处的露天菜市从事经营活动.也有

零散的菜贩、菜农肩挑菜担,穿行于街巷之中,或吆

喝着散游,或停留于某处售卖.
各式菜摊及担菜散户分布于各处,不利于街区

秩序的维护,也不利于城市建设.清末,巡警局对城

中的菜市场进行了合理规划与统一管理.在此背景

下,清河坊的熙春桥菜场得以兴建.１９０８年初,巡
警局会同商会在熙春桥勘验基地,１０月５日,“子时

破土开工,届时,官绅商莅场,颇不乏人.官界有上

城警察局长刘少尹、宗濂,上二区副官王君联辉,警
察见习员高君廷耀诸人.绅商二界有鼎记钱庄经理

潘君赤文、孔凤春香粉店经理徐君子琳诸人,齐举行

开工礼式,以伸诚敬而示郑重.”[２１]１９０９年２月,清
河坊菜场竣工.２月６日,“将各摊实行迁徙”[２２].

清河坊菜场的建立体现出清末市肆交易及市场

管理的规范化,是城市近代化的一个体现.清末杭城

新式菜场的建立,是代表官方的巡警局与商会及地方

士绅规划的结果,又与商贩及菜农们的配合密切相

关.清河坊素为居民聚居之所,对于街区经济的发展

而言,菜场的兴建更是锦上添花.对于政府而言,建
立统一市场便于市政管理,有利于城市的规划与建设.
市场租金的始收,变相开启了近代市场的税收制度,有
利于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.[２３]总之,杭城内菜场的建立

标志着城内市场由散市、小市到有固定地点的大市场

的转变,是市政规划与街区经济管理的有机结合.
(三)街区市场反映出经济变迁中城、郊的互联

互通

城市经济体系的运作深受城乡经济一体化的驱

动,更离不开郊区经济的支撑.在此,仍以经营、交
易丝织品的东街市为例.清初,杭城大量丝行多分

布在城外四乡.太平天国运动以后,丝行开始移聚

于下城东街、坝子桥、新桥、武林门及胭脂桥一带.
先有徐茂顺兄弟开设的瑞云公绸庄,后有悦昌文、春
源馥、蒋广昌等绸庄的相继开设,东街一带的丝行达

到７０余家.[２４]４５０至光绪年间,丝行倍增,«申报»载:
“杭州自艮山门内至庆春门东街,一路丝行林立,每新

丝上市时,乡人之往来者以数百计.”[２５]“凡妇女之

络、丝、经者,每将所余分两,至彼易钱,藉资津贴.”[２６]

东街市成为丝织业运营的中心区域,是杭城特

色经济的主要标志.与丝织业相关的其它行业也乘

机而兴,铁工、竹器、车木等手工作坊不可计数.街

路两边店铺紧挨,茶楼酒店、点心面馆、鱼行、米店、

官酱园、轿埠、缥作行、照相馆、南北货店,百姓衣食

住行之所用,应有尽有.此外,五行八作的群体给东

街市场增添了活力.杭谚曰:“东街上(机坊)豆儿老

板多,机坊师傅多,湖丝阿姐多,挑担力夫多,黄包车

夫多,泥水木匠多.”[２７]东街的发展提供了诸多就业

岗位,城东乡民借此机会,涌入城内务工.[２８]

(四)交通变革促成了个别街区市场的兴起

近代以来,铁路的兴办促进了交通变革,也给城

市的发展带来契机.羊市街,地处望江门、清泰门之

间,宋朝时已经存在,地本僻静,因羊线加工而得名.
１９０６年,杭沪铁路动工,铺设铁轨,穿过下羊市街,
并在附近建成车站、马路,该处由此商旅云集,遂成

市场.[１５]３１６１９０９年,该段铁路通车,一些投资者开始

在城站一带兴建旅馆,接待往返的商旅.１９１０年３
月至５月,浙江旅馆连续在«申报»上刊登了宣传广

告,自沪杭铁路通轨以来,往来于杭垣之商贾、旅客

日渐增多.遂在杭城清泰门内的羊市街、紫荆桥与

车站河埠附近之附近,创设一所最上等之旅馆,房屋

一百余间,内有花圃、亭廊、游览与车马停顿之处,
“所有规模之宏大,房屋之宽敞,设备之完备,器具之

精良,以及饮食之清洁,应酬之周到,为杭州旅馆客

栈从来所未有.”[２９]１９１０年,清泰第二旅馆建于城站

板儿 巷,成 为 杭 城 规 模 最 大、设 施 最 完 备 的 旅

馆.[２４]５９０近代交通的变革加强了杭城与外界的互

通,作为历史文化名城,杭州的旅游业得到进一步发

展,羊市街市便受惠于此.

三、结　语

市场作为城市的公共空间,其形成与发展具有延

续性.它们虽是简单的交易场所,却承载着重要的经

济功能.以宏观视角观察市场的分布,把时间与空间

相结合,便能解析出街区经济的部分形态.通过对清

代杭城的时空解构,不难发现,农、工、商各业以及政

治、军事等要素影响着城市经济的发展,发展之中又

蕴含着差异性,进而能勾勒出街区经济变迁的些许面

相.城市空间结构的变化是居民日常生活行为作用的

结果,区域特色的形成突出了人类行为的重要作用.
城市的空间结构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体系组

成,以街区为空间坐标,能促进分析的微观化.本文

努力让清代杭城的街区市场及其所体现的经济形态

在最大程度上得以复原,不仅着笔于对空间布局的

描述,更试图勾勒出经济变迁的些许面相,由此牵引

出对城市记忆的珍视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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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imeＧspatialdeconstructionandcityimpression:Blockmarkets
andeconomicchangeofHangzhouCityintheQingDynasty

CAIYulong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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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fScienceTechnology,Qinhuangdao０６６００４,China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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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bstract:Itisabasicideaofurbanhistoryresearchtoanalyzeurbanchangesfromtheperspectiveof
spaceandtime．BlockmarketsinHangzhouCityinQingDynastyreflectedthegeneralcharacteristicof
economicchangeintermsofquantity,typeandregionaldistribution．Theaccumulationanddispersion
degreeofthemarketreflectedtheimbalanceofblockeconomicdevelopment．Forexample,themarkets
whichhadthepriorityofeconomicdevelopmentwererelativelyconcentratedinthenorthdistrictand
middledistrict．Theformationofspecialmarketssuchaseaststreetmarketandvegetablemarketisa
prominentexpressionofeconomicchanges．Theformationanddevelopmentofweredeeplyinfluencedby
traditionalhandicraftindustry,andembodiedeconomiccommunicationbetweencitiesandsuburbs．Inthe
lateQingDynasty,theestablishmentofvegetablemarketmarkedamajorshiftofintraＧcitymarketfrom
dispersiontoconcentrationandfrom dissociationtofixation,which wastheorganiccombinationof
municipalplanningandeconomicmanagementofblocks．ThethreeblockmarketsincludingNaoshiko,
TongjiangBridgeandSiqianreflectedthatthepoliticalandmilitaryfactorshadsignificanteffectsonthe
blockeconomy．ThechangeofYangshiStreetmarketreflectedtheimportantroleofmoderntransportation
developmentonmarketdevelopment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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